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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学研究而言，能够与上海史比肩、在极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并吸引着一代代史学工作者投身

其中的专题和领域并不多见。上海史究竟有何魔力？“上海学”何以长盛不衰？是史学“圈内人”常常谈论的话题。要

解答这个疑问，除了要考虑近代上海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外，更多地还是要归功于这座城市所生成并留存下来的数量庞

大的史料资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之于专业化史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就上海史研究的史料而论，其数量之充沛、类型之丰富、形态之多元、国际化程度之高，放眼全球也很难找到可以

匹敌的城市。就史料收藏地而言，除上海本埠外，在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域外城市，亦能发现大量关涉近代上海

发展的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因此，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城市。近年来，伴随文献数据

化大潮的袭来，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尤其是域外资料被发现、唤醒和激活。这一方面为众多历史学家开辟了更为广阔

的研究“蓝海”，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挑战。

2023年底，Gale 推出了题为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Records of Shanghai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836–1955（“中国与现代世界：上海及公共租界档案，1836-1955年”）的数字档案库。这是该公司在上海史资源数

字化领域的又一尝试。此次推出的资料，全部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主要由英国外交部档案构成。此外，还收录了劳工

部、财政部及陆军部的部分资料。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始于1836年，终于1955年。文献总量达到了惊人的38万页，

涉及政治、法律、工业、贸易、犯罪、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

外交部档案共由9个专题组成，分别涉及条约议定书、领事通信、司法通信、机密印刷品和地图等。其中以Political  
Department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FO 371，563件）、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845–1955（FO 671，455件）及Shanghai Courts, China: Judges’ & Magistrates’ Notebooks（FO 1092， 
368件）的内容最为丰富。

此次推出的档案史料，有一些似为首次披露，其研究价值不可小觑，此处兹举几例。首先为部分涉及上海租界早期

发展的重要文件。例如，一份题为Agreement: boundaries of British location at Shanghai（FO 93/23/4B）。这份档案的

原始标题为“China | Agreement Boundaries of British Location at Shanghai (Map) Shanghai, 27 Nov 1848”，其内容

为1848年10月上海道台麟桂与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之间就上海英租界划界问题达成的协议。全文由英文撰写，最后一页

附有一份1848年英租界彩色地图(图1)。遗憾地是，这份文件可能只是一个草稿或者副本，因为文件上并没有麟桂和阿利

国的签字以及双方政府的印章。这一文件所涉及的事件在上海史上颇为知名。一般认为，这是英国领事假借发生不久的 
“青浦教案”，要挟上海道台，伺机扩张租界范围。不过，从文本记录来看，扩界问题被轻描淡写地处理了。英方提出

划界的理由在于1843年的协议中英租界的西界尚未确定，此次勘界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提法与我们传统的认

知颇有出入。

1842年，《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签订之后，上海成为首批开放通商的5个口岸城市之一。随着1843年上海正式 
开埠，西人纷至沓来，辟租界、开商馆，兴贸易。苏州河以南、洋泾浜以北地区，一时间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开始由 
一片荒野芦滩向近代城市转变。然而，这一时期究竟有多少西人远道而来，却成立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一份题为  

外交部档案概要

编号 主要内容

FO 93 《南京条约》部分附属文件、1862 年英法协防上海租界协议、1930 年代国民政府收回上海

公共租界司法审判权等相关文件

FO 371 1906 年至 1966 年，英国外交部政治部一般事务信函

FO 656 英国驻沪最高法院一般事务信函

FO 671 1845 年至 1955 年，英国驻沪领事馆一般事务往来信函

FO 672 英国驻沪领事馆杂项文件

FO 881 外交部机密文件

FO 914 外国在华企业注册信息

FO 925 地图

FO 1092 上海各法院法官与会审官员笔记



图2：出生登记册 （Register of Births. January 12, 1856-August 
30, 1864. MS FO 672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Miscellanea FO 672/1. link.gale.com/apps/doc/QIRYJS100424071/
CFER?u=asiademo&sid=bookmark-CFER&xid=7ccd034f&pg=2.） 

图3： 英国驻沪领事馆设计草图 （Consulate General: 
compound rebuilding scheme. 1924-1928. MS WORK 
10 Office of Woods, Forests, Land Revenues, Works and 
Buildings and successors: Public Buildings, Overseas: 
Registered Files WORK 10/209. link.gale.com/apps/doc/
QXSEVG727644689/CFER?u=asiademo&sid=bookmark-
CFER&xid=93478177&pg=115. Accessed 24 May 2024.）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845–1955 
（FO 671）的卷宗，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

在这一卷宗内，保存着一份1849年旅沪英国侨民的详细名

单。通过这一名单，可以发现到上海开埠6年之后，旅居在上海

的英国侨民只有区区24人。此外，同一卷宗内还收藏了另一份

1858年的人口统计。我们惊奇地发现经过9年的发展之后，旅沪

英侨的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只有8人。当然，这一反

常的变化，应该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存在着直接联系。

除了人口数量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外侨的生死。另一份 
题为 Foreign Office: Consulate, Shanghai, China: Miscellanea 
（FO 672）的卷宗内，保存着一份1851年至1864年间出生在上海

的英侨的详细登记册。通过这份文件，我们发现在长达13年的时

间内，总共只有8个英国新生儿在上海降生，平均下来每年只有1
个人。（图2）同一卷宗内，还有一份外侨的死亡记录。这一并

不连续的文件，分别记录了1851年、1856年和1864年，英侨在上

海的死亡人数。三者分别为1人、19人和48人。考虑到当时上海

极为有限的外侨人数，这一数字反映出了极为惨烈的死亡形势。

丰富的图像资料，构成了这一系列数字档案的另一特色。检 
索外交部和其他工程部门的档案，可以发现很多涉及近代上海的 
地图和建筑的设计图纸。例如前文提到的1848年上海英租界勘界 
地图。进入1920年代后，英国计划重建坐落在外滩的英国驻上海 
领事馆，同时还计划新建一个能够容纳各类在沪英国公职人员工 
作的“上海办公与生活集合区”（Shanghai Compound）。一份 
题为 Consulate General: compound rebuilding scheme（WORK  
10/209），不仅收录了这一建设计划的各种讨论，同时还收录了

计划中的新英国驻沪领事馆的设计草图 （图3）。

图1：英租界彩色地图 (Agreement: boundaries of British location at Shanghai. 27 Nov. 1848. MS FO 93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Protocols 
of Treaties FO 93/23/4B. link.gale.com/apps/doc/NLVQXI988719117/CFER?u=asiademo&sid=bookmark-CFER&xid=6f3d8c3c&pg=8. 


